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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地方大门紧闭，连边门

都关了。那“孙子”也好像知
道我们要去，早早就等在那
里。他说领导们已经知道了，
正在开会研究，让我们先回
去。他不再摸腰了，态度也不
那么横了，又回到了小男孩

模样。我们当然不能回去，我
们说愿意等。那个阴阴的家
伙没露脸，倒是听见里头有
人喊，维权，维权，连他妈的
婊子都要维权了!可是一直等
到中午，还是没给答复。我去
交涉，说是领导还在开会。我

说行，领导开一天会我们就
等一天，开两天会我们就等
两天。他还嬉皮笑脸说，那领
导要一直开会呢?我说，那我
们就一直等，我们什么都没
有，就是时间富余。

这时外头已经明显热闹

起来，马路对面陆陆续续来
了不少人。骑车的，拄拐的，
蹬三轮拖板车的，还有一些
老头老太。他们来了也不说
什么，就是站在马路对面看。
只是有一点很特别，他们都
穿着工作服，是从前那种老

式的印着厂标的工作服，有
焦化厂的、钢铁厂的，也有绢
纺厂的、棉纺厂的。刘师傅特
意在工作服里面打着一条红
领带，红领巾似的特神气。他
把那辆自制的小车摇来摇去，
特意对我挥了挥手。

见到这情形那“孙子”脸
色陡然就青了，一张娃娃脸转
眼就裂开好几道口子，说你们
想干什么?你们还想闹事啊?
也不等我回答，身子一扭就不
见了。我听见小铁门咣当一
响。我冷笑，他们想糊弄过去

已经不可能。
这一刻，一种久违了的感

觉突然回到身上。一股热烘烘

的东西从心涌到了头，又从

头传到了四肢。我好像又回
到了从前的某一个早晨，上

老白班的和下大夜班的全都
在工业大道上相遇，人们疲
惫地粗鲁地招呼着吆喝着，
自行车铃铛声、饭盒茶缸碰
撞声，还有不着调的歌声响
成一片，那些年轻小伙比赛
着车技，他们故意在女工堆

里钻来钻去，引起一阵又一
阵笑骂，这是我们最熟悉最
亲切也最心酸的一幕。我想，
从前我们也有过不顺心不如
意，但顶多发发牢骚骂骂娘，
我们很少为将来发过愁。一

切都有领导在考虑在安排，
我们就把自己忘记了，不知

道自己还有权利，好像我们
只能为保健票为病假条为评
先进操心。从前，在他们中间
我不觉着什么，离开了也没
觉着什么，好像只是日子艰
难了才觉着孤单。可是这一
刻，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热泪

就像被憋得太久，是那么突
然地往外一喷!

我给对面鞠了一躬，深深
的一躬。然后她们几个见了也
都给对面鞠了一躬。那一刻，
谁都没有出声，可是又觉得说
了很多很多，在心里说的。那

一刻的泪水是汹涌的，痛快
的。那一刻的时间是静止的，
凝重的。因为那一刻，用阿红
的话说，猛然觉得自己活了这
么大，到现在才知道啥叫个
人。以至于结果如何，我们都

不觉着重要了。赔礼道歉，经
济补偿，要严肃处理等等，听
上去好像都很遥远，跟我们关
系不大的样子。最重要的是，
我们做了一回人，有尊严的那
种人。

做人的感觉确实很好。走
路轻快，吃饭香甜，睡觉踏实，

时不时地还哼两句。
肥肥要回家了。她过来道

别，说得眼圈红红的，可我看
得出来，她心里特高兴。夫妻
俩为这事已经争吵了很久，现
在老公总算想明白了，城里再
好也是别人的，看得见摸不

着，等于零。她老公发誓赌咒
要对她好，还说回去就打算怀
孩子。说到这些，我心里也有
点酸。他们家其实并不很差，
只是强子这些年被发财搞懵

了，总以为城里能挣大钱，弄
得家不家业不业。肥肥是多好
的女人啊，为丈夫做出了这么
大牺牲。现在老公总算回心转
意了，她也算熬出头了，怎么
着也该庆贺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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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冀鲁豫与晋察冀两解

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以后，
训练班属华北人民政府保卫
部管理，班下设管理所。

邱行湘认识了管理所蒋所

长。这是一个留着山羊胡的老
布尔什维克。人们皆以“大胡
子”称之。他是一个军人，但是
他的武器是一支烟杆，他的军
装是一件破棉袄，而他的营房
竟设在国民党战俘们居住的那
一座四合院里。久而久之，邱行

湘偶尔把他当作了训练班的组
员，可以随意捋捋他的长胡须。

时令正是隆冬腊月，训
练班姚科长、管理所 “大胡
子”和几十个战俘围着火炉
团团而坐。屋里的暖气融去了
玻璃上的冰花，清新的晨光照

射在木桌上一朵纸做的红花
上面。这是一个欢送会。欢送
原国民党军暂编第三纵队快
速纵队副司令蒋铁雄，光荣参
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华北军
政大学工作。

蒋铁雄今天穿了一身崭

新的解放军军装，被“大胡子”
按在正中座位上。他站起身，刚
刚说了句 “我个人能够有今
天，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就

泪流满面，声音沙哑了。
二十多岁的姚科长显得

比蒋铁雄还要高兴。灰色军装
穿得整整齐齐，脚上穿一双毡

靴，白皙的皮肤，不像军人，像
文人。他说：“蒋铁雄是从战
场上来的，现在又要走到战场
上去，而其间的变化是，国民
党少了一个干将，共产党多了
一个专家!”掌声之中，姚科
长站起来给蒋铁雄戴上了红

花。
邱行湘没有鼓掌。为了掩

人耳目，他使劲地搓了搓
手———手热了，心也热了。他没

有冬天坐在火炉旁的惬意，他
感到夏天走在太阳下的烦躁。

木桌上的瓜子和花生，他一颗
也没有吃，反倒破例地抓过一
盒香烟，一支接一支地吸。

昨晚夜深人静的时候，
蒋铁雄悄悄把邱行湘唤醒，把
几件衣物送给他。

“我要走了。去解放

区。”
“……我在想，‘食君之

禄，忠君之事。’跟了半辈子
国民党，到头来走进解放区，
是否有失节之嫌，我是心力交

瘁，惟望蒋兄三思!”
“你还要说些什么?”

“只有一句。你若有机会
回溧阳，请代我看一眼我的老
娘，若身上还有零钱，拜托你
给她买几块饼干。”

蒋铁雄动怒了，为了不
惊动别人，他也只有一句：
“你把枕头垫高好好想一想，

你我在蒋介石手里究竟值几
个钱?”

邱行湘虽然没有把枕头
垫高，可是在蒋铁雄远走高飞
以后，他确实好好想了一想。
他想起1944年，国民党军第
78师师长傅维藩驻防河南灵

宝，当日寇进犯时，蒋介石为
了保存实力，准备内战，密令
傅师不战而退，而后为了掩盖

他的不抵抗方针，竟以“作战
不力”为理由把傅维藩就地枪
决；他想起1933年，蒋介石在
一次高级将领会议上，毫不掩
饰地声称自己“就是一个快刀
斩乱麻的统帅，现在就是要找
一班快刀斩乱麻的将领”，而

蒋介石快刀所及，并不排斥手
持快刀的将领；他想起同一
年，蒋介石在庐山办“暑期军
官训练团”，凡参加受训的人，
蒋介石都发给一把佩剑，剑长
约三十厘米，剑柄刻“不成功
便成仁”……想到这里，邱行

湘眼睛睁大了，他感到若有所
失，又感到若有所得。

邱行湘不完全了解共产
党，可是他完全了解蒋铁雄。当
解放军用枪对准他的后背，把
他从战场上押走的时候，他没
有举起双手；可是当解放军把

枪放下后，在黄埔村口和井陉
河边，他却自己慢慢地举起了
双手!这两方面的感受，使邱行
湘顿生疑团，他不明白共产党
手中究竟有什么法宝：一个躯
体，用不着开刀，可以取出旧的
魂魄，而放入新的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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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骁骑现在的业务开门

红。在杭州时，许半夏看准郭
启东不服气的脾气，知道他
对裘毕正必生异心，所以在
背人处向他抛出按运输费的
百分之十给回扣的诱饵，果
然一举拿下。他们公司虽然
是新投产，但原料和出货细

水长流，倒是天天都要为他
们出车。因为市区禁止大卡

车白天进城，所以运输常常
只能在半夜里做，虽然还另
外雇了两个司机，但童骁骑
因为初次上手，认真得很，再
说得对许半夏的投入负责。

只是不知道赵垒为什么
会那么爽快地答应给童骁骑
业务，虽然他那天早餐时特
意过来向她道谢，说他很喜
欢许半夏送到他房间的提
子，但许半夏明白，像他这样
握有实权的老总，几粒提子

的好处在他眼里算个什么?
他亲自过来道谢说明他为人
大方有礼，至于同时还答应
拨出部分进货的运输给童骁
骑做，则是大大出乎许半夏
的意料。不过面对赵垒，许半
夏没敢直露地提出给他回

扣，不知是因为他显得比较
正气还是怎么。反正关系已
经搭上，以后有的是机会。赵
垒公司的进货量大而集中，
前天做过一次，跑得童骁骑
焦头烂额，但是面对这么大
的量，童骁骑觉得即使是累

得吐血也值得。
最叫许半夏挠头的是打

听来的从俄罗斯进口废钢的
事，当时算了一下，所有费用
加在一起，也不比自己收购
废品的价格高，看来可行。可
是最头痛的是，进口废钢的

起运吨位很大，为此许半夏
得准备上六百万左右的款
项。许半夏如果把房子、车子

和拨到小陈、童骁骑名下所
有产业全卖了，或许可以凑

足这笔钱。可问题是去咨询
了一下银行的朋友，像她这
样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可以抵
押的人，开信用证的话，必须
向银行全数打入合同规定款
项作为保证金，银行才肯把
信用证开出来。可是废钢从

俄罗斯船运到中国，中间得
花去多少时间，这一笔偌大

资金一直压在银行，小陈那
里还怎么运作。许半夏实在
垂涎这种进口废料生意。

六点半，这么早的时间接

到童骁骑的电话，一定是有大
事，当下毫不犹豫地问：“阿

骑，你那渔霸朋友成事了?”
童骁骑在电话那头响亮

兴奋地道：“哥们儿刚才给我
电话，说他已经驾船离开出事
地点。歪倒在滩涂的小马力机
船是他拖来的无主船，借涨潮
冲上滩涂，他离开时，看见小

船已经倾覆。胖子，等下我就
去海边看看什么情况。”

许半夏虽然早就知情，
可不知怎的，竟有点担心。
“你这个朋友下手倒是很快，
不知有没有被起早在海涂边
作业的人发现，不过那时正

在涨潮，捕涨网货的渔民还
没出来，应该没人发现。阿
骑，你还是睡觉吧，当什么都
没有发生，别自乱阵脚。这个
时候你巴巴儿地出现在海涂

上，招人怀疑。”
童骁骑略有失望地道：

“胖子，你就不想知道那边什
么反应?我不能去，你总得去
看看吧。”

许半夏道：“我当然要
去看，花那么多钱换来的一
船废油，总得听个响儿吧?我
心里也急啊，不过除非堆场

那里打电话给我通报，否则
我还是按时上班，当什么都
没发生过，先得把自己撇清
了再说。”

童骁骑恍然大悟。确
实，他最近一直在外面跑，忽
然有事没事地在这个敏感时

候回去凑热闹，别人看见了
会怎么想?不用说，首先就会
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他。于是
忙道：“胖子，反正听你的没
错。对了，今天下午赵总公司
又有货船到码头，上一回，以

前一直替他们公司跑运输的
老叶看见我抢他的生意，非
常不爽，总是叫他们的车子
堵着我们不让装货，害我们
那天起码少跑两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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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艮在国内时，从电视节

目中学了一点国际象棋，刚刚
起步，谈不上什么棋艺，只是
会摆棋而已。我不会下国际象
棋，但会下中国象棋。他到英
国后，教我怎样下国际象棋，
然后我们就在家里下。开始
时，他下国际象棋的棋艺并不

怎样，我总是赢他总是输，但
他的棋艺逐步提高，而我的棋
艺没有什么进展。到后来，我
赢的机会越来越少，而他赢的
机会越来越多。

每年春季，曼思桥小学
在学校内开展国际象棋选拔

赛。前五名代表学校到外校
参加比赛。一天下午放学后，
他没有回家，在学校看同学

下棋。那时他的英文已经比
较好了，一会儿他就开始评
论哪一步棋走得好，哪一步
棋走得不好。同学知道他会
下棋后，就邀请他一起下棋。
那时，他已错过国际象棋选
拔赛的报名时间，不能正式

参加选拔赛，只能下着玩。通
过下棋，他结识了许多其他
班、年级的同学，下午放学后
他经常在学校下棋，有时同

学也到家来下棋。
第二年学校国际象棋选

拔赛一开始，他就报名参加了

选拔赛。他告诉我们他报名参
加了学校的国际象棋选拔赛
时，我们没有太在意，认为多
参加课外活动可以多认识同
学，也不错。过了几周，他告诉
我们他进入了前八名，只要再
赢几次，他就可以进入学校棋

队，到外面与其他学校比赛。
学校的棋队有五名队员，他只
有进入前五名，才能进入棋
队。知道他有可能参加学校棋
队后，我们也很兴奋，每天放
学后总是打听学校棋赛的情

况。慢慢的，他的成绩由第八
名升为第七名，又由第七名升
为第六名。当他的成绩升为第

五名进入了棋队后，我们好好
地为他庆贺了一下。没有想到
他的成绩还在继续上升，成绩
又由第五名升为第四名，又由
第四名升为第三名。离放假还

有一个月的时候，学校的国际
象棋选拔赛结束了，张艮的成
绩是第一名，成为学校的第一
号选手与外校的棋队比赛。

放暑假前，学校开大会，
表彰优秀学生，张艮也在其

中。因为他是那一年他们学
校的国际象棋冠军，所以他

也受到表彰，奖品是从奖品
商店买的硬木雕刻的奖牌。

英国的小学，一个班上的
活动，甚至怎样上课，与班主
任和任课老师有很大的关系。
学校有很具体的规定不能干
什么，但没有具体的规定能干

什么。如果老师有能力、有精
力，班上的同学就活跃一些，
班上的活动就会多一些。

五年级时，哈利博先生
是他们的班主任。哈利博先
生当时四十多岁，是副校长，
也教他们的数学。他很有能

力，精力也充沛，所以他们班
经常组织活动，包括多次到
伦敦参观博物馆和外出旅
游。哈利博先生认为通过这
些活动可以增加学生们的知
识，也锻炼他们的生活能力。

在曼思桥小学的有一年

夏天，张艮参加了哈利博先生
组织的一次旅游。他们没有去
大城市，而是去郊外旅行，到
一个很偏远的小地方住了一
个星期，自己带行李和换洗的
衣服，住在当地一个学校里。
他们白天举行各种活动，包括

负重行军，到树林里采集各种
标本，半夜里起来观察星座等
等。晚上他们回到学校吃大锅
饭，睡在教室里，大通铺，有点
下农村锻炼的意思。

英国的学校花了很大的
人力、物力，让小孩接触社

会。英国人和中国人一样，信
奉“百闻不如一见”和“实践
出真知”。在英国，到处可见
刚在学步的小孩，步履蹒跚
跟在家长后面。家长在前面
大步行走，一点不在意小孩
在后面摔跤。他们认为，学什

么事情都要实践，都要付出
代价，学走路会摔跤，是天经
地义的事情。


